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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客家地區：

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黃啟仁

1

一、前言

台灣民間信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的結合，以神為名義來結合相關的區域

人群，此與以祖先為名義，來連結鄰近地區的血緣$落，同樣都是社會結合

的重要手段
2
。因此寺廟的建立與發展，可說是一地社會的縮影，藉由一地

方廟宇的形成與演變，可以了解當地開發過程的特性。

在台灣的移民社會中，對大陸原鄉的地方性神衹信仰，往住成為一種以

祖籍認同為基礎之地緣關係的象徵。如來自泉州的人群中，三邑(晉江、南

安、惠安）人大多崇拜觀音佛祖，同安人祀奉保生大帝；安溪人則以崇拜清

水祖師者為多；原籍漳州的移民大多信奉開漳聖王；而?東移居台灣的大多

為客家人，三山國王就成客家移民的保護神，也是客家人「族群意識」的表

徵，三山國王廟往往被當作客家聚落的指標
3
。但近年以來，學術界對於

「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家特有的信仰」，這一觀點已經有所修正。從許多聚落

的開發中可以發現閩、客族群共同興建廟宇，例如：簡炯仁和李國銘在探討

屏東平原的族群開發史時，也發現在一些福佬人的聚落中有三山國王廟。甚

至比客家聚落的三山國王廟歷史更悠久、香火更鼎盛，其發現的區域有九

如、林邊、潮州、海豐等地。因此這些學者認為，三山國王廟不能當作是客

家聚落的指標，只能說祂與聚落的開發是和客家人有相關。

屏東廣興國小校長、美和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2
林美容，《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 >( 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165。
3
陳運棟，《客家人>( 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 ，頁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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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台灣早期村落通常以地緣關係為整合凝聚人群的基礎，也就是村落以原

居地「祖籍」關係來建立，不論招募墾丁或興建水利，都以相同祖籍者為對

象，以收合作團結之效，故泉州人組泉州人聚落，客家人組客家人聚落。此

種「地緣性」村落，通常以供奉家鄉地方神的寺廟為信仰中心
4
。村廟的建

立除了作為公眾祭祀的場所，是地方民間信仰的中心之外，也是地方公眾事

務的中心，對村民的社會交往、公共娛樂、日常教化和社區認同的強化發揮

很大的作用，所以村廟可說是社區地緣關係最重要的標誌和象徵
5
。

車城鄉保安宮的三山國王廟，坐落在寧靜的保力村，祂是村民的信仰中

心，也與保力客家先民的開發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客家先民移民來到保力

時，三山國王的祭祀香火也隨之而至，成為客家人拓墾、建庄及聚落形成的

信仰神明，並構成一個客家的文化型態，三山國王廟的組織及祭祀活動，可

以看出村庄內的人群結合與地區開發的風貌。保力的三山國王廟在歷史價值

上，有其悠久的傳承；而其文化價值上亦有特殊的傳奇故事；在廟宇建築更

有其獨特的呈現，在目前文化資產須被保留的呼聲下，有必要將保力三山國

王廟做一紀錄，給後代子孫留下祖先的共同記憶。

二、聚落的墾拓歷史

保力村是恆春半島上唯一全村都是客家人的一個村落。
6
其墾拓的歷史

非常久遠，也是恆春地區客家移民的第一站，聚落墾拓發展的歷史，約略可

以分成四階段，其敘述如下：

(一）傳說移民時期-清朝統治前

明朝中葉以後的嘉靖和萬曆年問，橫行於中國東南沿海的大海寇很多是

?東的客家人。其中最著名的林道乾於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到臺灣，

林鳳也於萬曆年間（一五七四）帶了大約一萬人渡海來臺
7。恆春半島有一

周宗賢，（清代台灣民間的地緣組織），《台灣文獻》，34卷2期，頁5。
5
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0期，頁87。
6
保力村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王富雄口述。
7
曾喜城，《臺灣客家文化研究》，（屏東：美和新故鄉出版部，2004年），頁23。



傳說：林道乾曾經住過車城鄉海邊的「大哥洞」，妹妹死後埋葬於今獅子鄉

的「小姐墓」。如果此一傳說是真，可以推測林道乾曾經在屏東車城停留過

一段的時間，保力與車城相距數里，其間客家人是極有可能入墾車城鄉，因

此在天啟年間，荷人初抵臺疆，看到客家人混居在各種族之間，且能擔任荷

蘭人與土著酋長間的翻譯就不足為奇
8
。

車城附近的車城溪沖積扇平原，是漢人農業拓墾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也

是早期進入恆春半島開墾的閩、?籍民的最初落腳地，恆春地區漢人的拓墾

或可說是以此為中心，因此車城在恆春半島的開發歷史中，扮演了極為重要

的角色。初期的拓墾似乎是閩、?並存的，但隨著對耕地、水源的競爭，

閩、?的對立逐漸明顯，終於形成閩籍街村臨海，客籍移民聚居接近山麓的

地區 *這種特質也同時反映在不同語言族群的漢人，在招墾時與原住的排灣

族人的相互關係，排灣族人與閩籍移民敵對，卻與客籍移民相互通婚和善，

進而影響閩南籍移民後來的拓墾方向，朝向南方的恆春沿海地區發展，而客

家籍移民朝山區的四重溪、滿州地區為主要的移墾區域。

鄭氏雖為福建南安人，起兵之初，尚游移於漳、泉沿海，但在反清復明

及民族主義的鮮明義旗下，深得客家人之助力。
9
明鄭在台時期為了解決糧

食不足問題，入台之後即派各兵員分紮於各汛地，而且由於瑯嶠瘴癘盛行，

被當作為放逐罪犯的地方*如果有開發的事實的話，也僅有點狀的軍屯活

動，並無民間大規模的開發情事。相傳：明永曆15年，自瑯嶠地區的車城

灣登陸，有朱、柯、董、趙、黃諸姓漢民屯田於東邊?榔埔荒田，取名統領

埔（即今車城鄉統埔村），並設兩個里。

「明永曆三十六年（ 1682 ) ，廣東的客家移民楊、張、鄭、古等四

姓，率族入墾車城東南三公里之荒地，建立村社稱為保力。」
ie
，根據保力

8
范明煥，（臺灣客家源流輿區域），收錄於《臺灣族群社會彎遷研討會論文集，

：
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頁78。
9
同上，頁79?

w
林衡道，《?島探源》第三冊，（臺北青年戰士報社，1983年），頁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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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村誌作者張添金主任的說法：「保力村現在居住的楊、張、鄭、古四姓後

裔，其先祖移入本村時間，並沒有在三百年前就移居保力村；實際上他們的

先祖，亦和其他各姓之祖先相同，都是由六堆各客家庄二次移民來到保力。

且屏東縣誌記載：清康熙25年（1686) 有廣東移民進入下淡水溪（今高屏

溪）左岸大武山麓的平原，開始開拓該地區，即今萬巒，內埔等鄉。由此可

以了解上述六堆各客家莊之開發，還比永曆36年（1682年）慢了四年，根

據常理來判斷，保力村的先民焉有捨地理環境較好的地方不要，而到各項條

件較差的地區來開發的道理。因此永曆36年開庄之說令人存疑。」客家人

非常重視族譜，或從祖宗牌位上亦可以推算出祖先墾拓的歷史，從保力村各

姓的族譜中推估統計，保力村先民遷入年代，其各姓氏祖先大都遷入本村約

為七、八世代時間而已，若以每世代30年計算，應為210年至240年的歲

月，亦即約在清乾隆中葉年代。所以說：「明永曆三十六年（1682)，廣

東的客家移民楊、張、鄭、古等四姓，率族入墾車城東南三公里之荒地，建

立村社稱為保力。」這種說法可能還需要找出更多的資料，來佐證才能證明

其說法上的正確。

至於為何會選擇保力村作為定居之處所，其原因有可能是：清代在台的

客籍居民，絕大部分來自?東的潮州、惠州及嘉應州等州府，及閩西的汀州

府；汀州府和嘉應州分別位於韓江上游的汀江流城和梅江旅城，四周群山圍

繞。汀州府地在「七閩窮處」，四周群山圍繞，誠所謂「萬壑千援」的?區

11;而嘉應州則是「無平原廣陌，其田多在山谷間，高者恆苦旱，下者恆苦

澇」
12
。而此可知客家原鄉的居民，所過的是一種純粹的山區農耕生活，客

家人不但擅長河谷平原、丘陵地和山地的農耕技巧，同時也養成團結互助和

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以此農耕技能和生活態度的客家移民，若冒渡黑水溝

來到臺灣以後，其優先選擇適合於發展這種生活經驗的平原、丘陵地或山地

居住，是有跡可循。海以及沿海一帶對客家移民而言，是個陌生的地方，從

陳壽祺，《福建通志》，卷三，沿革，頁34。

溫仲和，《應州志》，卷五，水利，頁1。



客家人移民台灣歷史中可以發現，客家人即使上岸後，為了立即解決生活問

題，而不得不在海口地方打工謀生，但這種生活也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一旦

有了積蓄，還是積極找尋平原、丘陵地或山地居住，以符合原鄉農耕的生活

經驗。

這一階段的客家移民會捨車城沿海地區，除了隨著對耕地、水源的競爭

外，對原鄉較相似的地形風貌應該也是原因之一，是依據在原鄉的生活經

驗，才會選擇比較接近山區的保力居住。

(二）艱辛移民時期-乾隆五十一年莊大田事件前

漢人移墾瑯嶠歷史已久，但都屬於小規模偷渡移墾的行動，漢人極少移

墾該地區的原因是琅嶠因地處偏遠，兇番居住之地，為政令所不及之地，且

地形閉塞，除由海路外，不易與東寧交往，成為流放罪犯地區。因之，『舊

鄭氏時，自港東至瑯嶠皆安置罪人所，陰風悲號，白骨忱野，居民觸之輒病

疫。』
13
永曆二十九年（1675)，即曾流放經略洪i疇胞侄士昌、天恩、天

倫及眷口，與前進士楊明琅及眷口於東寧琅嶠，楊明琅是因其過崇禎帝梓宮

不下馬，其父修南安縣誌以海上為海寇視之，後皆死於流放戍所
14。再加上

「邑境山多地窄，由鵝鑾鼻至楓港，時有山風壓船，名曰『落山風』；舟行

遇之，輒遭傾覆，

要。番社向有上十八、下十八之分，今可紀者五十有八。又卑南番社四十有

六。而牡丹、龜文實構外釁，獅頭、率芒曾示兵威」。
15
又陳文達所觀察

是：「鄭氏時，以瑯嶠一帶為安置犯人之鄉。故死於斯者，往往為祟。居民

觸之，頻以疾病為憂」
16。該地區屬於瘴癘之地，造成漢人因而裹足不前。

。陸則獅頭山、尖山、龜山、大坪頂、馬鞍山為扼

1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誌》，卷五典禮志厲壇，頁145。
1
海上見閱錄永曆二十九年二月條。
$

屠繼善，《恆春縣志 >，卷2，建置，（壬辰八月十九、二十等日，颱風暴雨，附錄原
稟）， 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308。
;
陳文達，《鳳山縣志》，（台銀本），卷10，外志（寺廟）， 台灣文獻叢刊第124種，頁

162。



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恆春地處台灣本島的邊陲，瘴癘叢生，而且丘陵山地多，河流短促，水

源涵養極差，加上可耕作平原狹小，農耕不易；尤其是氣候詭變，旱季長達

半年，冬季又有強勁的落山風，各種農作物難以成長；這就是恆春地區的開

發較緩慢的主要原因。

在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海禁解除之後，台灣開始招?內地人民前來

開墾，不過對移民則頒有三條嚴格的條件限制，一、是要渡台者，先發原籍

照單，由分巡台兵備道及台灣海防同知審理通過，方可來台，嚴禁偷渡；

二、是不准人民攜家帶眷，已來台者亦不得接引（除偶爾有條件淮民人攜眷

外）；三、是嚴禁?省、潮惠二地人民渡台。由於施琅本身的地域偏狹認為

惠潮二地，數為海盜淵藪，而積習難改，乃建議朝廷頒渡台禁令。直至康熙

三十五（ 1696) 年施琅死後，禁令才逐漸放寬。清朝政府在嚴厲管制漢人

移民台灣的同時，朝廷為防止鄭氏遺族再壯大聲勢復台，乃將鄭氏遺族遣回

內地，於是在施琅靖海紀事壤地初闢疏上云：「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

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造成

屯墾地又陷荒蕪，在所難免。」移民、丁卒、文武官員紛紛返回大陸。接著

清廷頒佈「臺灣編查流寓六部則例」，規定凡流寓臺灣無妻室產業者逐回原

籍，有妻室產業願留臺者移知原籍申報臺灣道，稽查犯罪以上者押回原籍。

而地楚偏遠的琅嶠番地，在此屯墾的士卒，似乎並未全數遣返，即有可能是

在恆春地區，拓墾最早的一批漢人。

康熙四十三至四十六年任鳳山知縣的宋永清更有棄琅嶠之論，乃因下淡

水等地水土不良，原駐署於下淡水溪東港之淡水巡檢司，共有九任，其中因

病亡的有八任，甚且有全家無一生還者
17。康熙六十一年，朱一貴起事，琅

嶠因流民漸多，加上未設兵戍地，果真成為奸宄逃匿窩藏，盜賊出沒之地

18。為了防止瑯嶠再度成為奸徒出沒之地，有二種不同的主張：一為消極的

作法，將瑯嶠地區的漢人居住房屋全部燒燬，驅逐漢人離開瑯嶠：不許漢人

鳳山知縣宋永清之語，引自藍鼎元：「覆制軍台疆經理書」，收於「東征集 」?，頁

藍鼎元：「平臺紀略總論」，收於鹿洲文集 <治台必告錄卷一 >，頁2。

8



前往開土闢園與砍柴，並禁止漢番之來往；另一為積極的作法，藍鼎元即反

對這種消極的作法，他曾引述黃叔敬之說法：「鳳山東南境，有地日瑯嶠，

厥澳通舟楫，山後接崇爻。寬曠兼衍沃，氣勢亦雄驍。玆土百年後，作邑不

須燋。近以險阻棄，絕人長蓬蒿。利在曷可絕，番黎若相招，不為民所宅，

將為賊所巢；遐荒莫過問，嘯聚藏鵠梟，何如分汛弁，戒備一方遙。」

同時，藍鼎元也認為： 人為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

善。」因此主張於瑯嶠地區應「添民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雞

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逋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為全

身遠害哉！」
2°
但藍廷珍寓防於備的建議並未被接受，朝廷且規定『凡逼近

生番處，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堅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縣南界地

區，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
21。

於實施禁越番地之前，漢人進入生番地區曾引起各糾紛，亦如「番俗雜

記」中所描述：「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盧殺人，視為故常。其實；啟釁

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佔，不奪不 •

饜；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人取鹿麂，往往據為己有，以故多遭殺

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

互相干擾的治安問題，或許亦為清廷實施禁止漢人，進入瑯嶠生番地界墾拓

的重大原因之一。雍正、乾隆時期頒佈許多關於漢人禁入番地的禁令：雍正

七年（1729) 議准：「台灣南路、北路一帶山口，生番、熟番分界勒石，

界以外聽生番採捕。如民人越界墾地、搭寮、抽藤、吊鹿及私挾貨物擅出界

外者，失察之該管官降一級調用，該上司罰俸一年；若有賄縱情弊，該管官

革職，計贓治罪。」
23
。

22，對於這種漢番

藍鼎元：「平臺紀略總論 j，收於鹿洲文集《冶台必告錄卷一》，頁2。

同上，頁2。

黃叔?：《臺海使槎錄 >，卷7，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琅嶠十八社。三）， 頁 155-156。

黃叔敬：番俗雜記，收於《臺海使槎錄》，頁167。

《清會典臺灣事例》，文叢本第二二六冊，頁148。

. :VV. 屏柬文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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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乾隆二年（1737)，復重申嚴禁越番界之禁令，對地方文武官弁防止

漢人偷越番地，採取獎罰並行的方法24，並對偷越番界之漢人嚴懲以「杖一

百，如近番處所偷越深山抽藤、釣鹿、伐木、採稷等項，杖一百，徒三

年。」其他相關之地方頭目、鄉保、社長、巡?兵役等均予以議處
25
。乾隆

九年（1744) 且申令禁設官莊，以防止「客民侵占番地，彼此相競，遂投

獻武員」，據為己有之弊事發生
26
，同時，為了避免漢人侵削番人的鹿楊、

麻地等，以強欺番之事，更嚴令禁止漢人購買番地27。清朝政府雖不准漢人

入墾琅嶠地區，但私自墾拓者亦不在少數，在番俗六考以『瑯嶠各社……所

需珠米、烏青布、鐵鐺，漢人每以此易其鹿脯、鹿筋、鹿皮、卓戈紋。瑯嶠

諸社隙地，民向多種植田畝；今有司禁止，悉為荒田。沿海如魚房港，大繡

房一帶，小船仍往來不絕』
28
。官府的禁令，既不能斷絕漢人的入墾琅嶠，

只有解禁一途，雍正十年（1732) 始淮攜眷渡台，條件是有田產生業，平

曰守份循良之人，情願來台入籍者，准其搬眷入台。乾隆四年（1739) ，

閩浙總督郝玉麟奏言奸民乘弛禁之便多作不法之行，奏請再禁。不過乾隆五

年（ 1750) 又重申攜眷渡台禁令，爾後時禁時弛，直到沈葆楨奏請廢除禁

令，才告解除一百九十餘年的禁令。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莊大田起兵響應兵敗後，莊大田率領徒眾數

千人逃匿琅嶠。乾隆五十三年，將軍福康安重賞琅嶠各社番眾及各義民，協

助消滅叛賊，莊大田事平定後，這次宣示軍威的軍事行動，打通了通往瑯嶠

的道路，更刺激漢人的移墾。福康安目賭瑯嶠地區的情形，奏稱：「『所過

近山地方，良田彌望，村落相聯，多在輿圖定界之外，舊設土牛，並無遺址

■同上，頁27。

同上，頁169。

同上，頁43?

同上，頁44。

黃叔磡：《臺海使槎錄》，卷7，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琅嶠十八社。三），頁155-156 ?



可尋。』而『瑯嶠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重加懲

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

荒，而遊民又無歸宿，促請照民買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

因此可知漢人越界開墾田畝日益普遍。

保力村的先民移居至此，從保力村的各姓氏家譜來探究可以發現：張姓

(從竹田移居）、鄭姓 '古姓（從美濃移居）及馮姓（從麟洛移居）四個家

族傳至今，已經有八世代約二百四十年左右，（一世代以三十年來計算），

大約是乾隆中期時移墾至保力村，現在三山國王廟邊有一新建的褒忠亭，內

有一褒忠碑其內容記載：

「褒忠碑記源」

乾隆五十一年，彰化林爽文之亂，鳳山莊大田應之，勢力非常強大，這

是台灣最大的動亂。乾隆五十三年清兵征台大將軍福康安，參贊大臣超勇公

海蘭察，將彰化林爽文褲獲後，隨即揮兵南下討伐莊大田。當時平亂大軍除

清兵外，尚有六堆客籍義軍隨征，莊大田賊軍在東港被清兵擊敗後，逃枋察

又為超勇公以騎兵隊所敗，再逃楓港柴城。福安康所領清兵及義民軍跟即追

到，當時六堆大總理曾中立坐鎮總堆（中軍設在西勢忠義亭）並派人南下曉

示保力客家人，務必協力幫助官兵平亂，本村先民確予全力協助。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九日福康安到柴城，莊大田猶作困獸之鬥，在官兵及

義民軍四面包圍下，自楓港以南，柴城以東三十里內都為戰場。最後賊兵潰

敗莊大田及其親信，為六堆右軍隊長鄭福等活捉，並送府城處死。

大將軍福康安奏請褒獎平亂有功人員，乾隆帝乃御賜「褒忠」匾額予在

台?籍，各有功客家莊義民。本村亦得「褒忠」匾一塊，並予乙酉年（即乾

隆五十四年秋）立碑，原來此碑置於三山國王廟廊下，如果當時六堆大總理

曾中立並派人南下曉示保力客家人，務必協力幫助官兵平亂，本村先民確實

給予全力協助，此一事如屬確實的話，而能夠有能力協助義軍平亂，相信當

時的保力村已經具備村落的型態，而且也必須有相當的人數，才有能力去協

助平亂。

29
J

《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卷六二，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三日福康安奏，頁990。

. ' 屏東文獻 11



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這和張姓、鄭姓、古姓及馮姓四個家族，所記載的年代就吻合。而此時

期的客家移民在各種條件的限制下，從屏東平原遷徙到保力村，確實歷經許

多的困難建立莊園。根據伊能嘉矩的考據，河洛人逐漸開墾車城以北的田中

央庄，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海岸線擴展；不久，屏東平原的客家人也移墾過

來，當時，海岸地區已為河洛人所佔據，只得進入內地，分別以統埔庄以及

保力庄為據點，不久保力庄的客家人王郡，更深入拓墾蚊芒埔（滿州鄉滿州

村）。後來，曾、邱諸姓的客家人也接踵而來進行拓墾。

(三）偷渡移民時期-同治十二年恆春設縣前

30

同治年之前時期，琅嶠地區的漢人，始終未能大面積的開發，其理由有

以下的原因：其一是該地對外交通不便，氣候狀況不佳，尤其以落山風影響

最大，沿海又多颱風，水陸兩路均不易到達。其二是琅嶠社，無論是斯卡羅

族、排灣族或阿美族，均以強悍著稱，漢人不敢輕易人墾。其三是山多平原

少，可開墾的平原面積不大，自然無法吸引漢人入墾。由於漢人來墾者較

少，與琅嶠諸社的抗爭事件亦不多，故漢人與族人的衝突並不多聞，清廷對

琅嶠的經營比較不重視。

在這一時期，漢人之所以不顧清廷禁越番界之法令，進入瑯嶠地區從事

土地拓墾與貿易活動，其中主要原因即是乾隆末年，屏東平原的拓墾已經完

成，嘉慶時期以前又是台灣人口快速成長的時代，因此在道光年間，屏東平

原的人口壓力明顯增加，於是不願坐以待斃的移民，必須冒著禁令另找他地

生活，偏遠且人煙稀少的恆春地區，剛好提供屏東平原地區抒解人口壓力的

管道。
表1 清代鳳山縣人口數之演變

康熙五十年

(1711)
乾隆二十八年

(1763)
嘉慶十六年

(1811)
時間

項目

人口數 4078 123237 184551

增加數 119159 61314

資料來源：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戶役志」‧王瑛曾：「重修風山縣志」卷四田賦志、戶
口 j。「 重暮福建通志」卷四八，引自「福建通志臺灣府第一冊」（ 臺叢本第八十
四種 ）， 頁149~152。

陳茂松： <恆春鎮誌》，卷5，社會志、頁5-29。



自從清朝領台（ 1684) 到嘉慶16年（1811) 的127年間，台灣的人口

已高達200萬人以上，年增加率為2.23%，
31
而鳳山縣的人口也達到18萬

4千多人。就當時土地的人口扶養力而霄*這樣的人口數已經達到飽和狀

態，在道光到咸豐期間，不但造成台灣內部社會風氣的敗壞，世風日下，而

且也造成許多自然災害及社會動亂。這時，台灣的天然災害是以每0.68年，

發生一次的高頻率在為害著台灣，民變也以每1.6年發生一次的速率在騷擾

著台灣
32。在人口壓力、自然災害與社會動盪下的因素，促使漢人、與平埔

族由屏東平原移墾瑯嶠的歷史背景。然而，瑯嶠地區的發展到同治年間，仍

然只侷限於鳳山枋寮至車城一帶，在番民村莊之中雜居有閩、粵之漢人；至

於瑯嶠深入地一區，皆為生番巢穴，為人跡罕至之地
33
。

羅妹號（Rover)事件發生於同治六年二月初七，由於船主赫特（Hunt

)夫婦及船員共十四人，駕舢板逃到琅嶠尾的龜仔角龜鼻山，即今社頂東邊

的砂岸登岸，不幸遭當地社民殺害，美國駐?門領事李仙得親自來台處理此

一事件，與龜仔角社議和，事後朝廷對琅嶠的善後事宜決定在「瑯嶠之柴城

及風港地方民番雜處，均未便設官駐兵，議仿照台灣各廳縣沿山隘口設立隘

察章程，選舉隘首、隘丁，分段防護。…

均係熟番村社，並有閩?民人，雜處其中，……故向設土牛之禁，今瑯嶠一

帶，閩?民人，居處日繁……擬請將鳳山縣屬之興隆里巡檢，改駐枋寮，在

於新設台灣道標內撥千總一員，兵五十名，並在台灣南路營撥兵五十名，合

成一百名，同往該處駐紮，經理護洋防番各事，瑯嶠地方，近海多閩人，依

山多?人，山內為番人，擬請就閩?三籍之內，每籍選舉正副各二人，名曰

自風港三十里至瑯嶠之柴城，

陳紹馨：《台灣省通誌稿》，卷2、人民志。人口篇，第二章清代以前之台灣人口增
加，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173。

同上，第十二節災害動亂與社會病態，頁184—199。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文叢本第二?三種，頁362—363。



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隘首，壯丁各五十名，名曰隘丁，各就三籍所居之地，分設隘寮，逐段防

護，如遇洋船遭風，隨時救援，轉送地方官按約妥辦，其風港地方，另選正

副隘首二名，隘丁五十名，一律設寮分防，均歸枋寮巡檢千總就近督率，仍

由台防理番同知管理，並責成鳳山縣一體稽察，再合眾國領事官李讓禮，請

在龜鼻山建設砲台，應俟台灣錤道府勘定再行酌辦。

外國人與台灣生番直接談判，此後外國人以『台灣番境不隸中國版圖』為

由，作為侵台的理由。

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琉球宮古島及八重山島民，各乘兩艘裝載貢

物的船隻，到中山府（今沖繩島首里）納貢。回航途中，船遇颶風，觸礁沉

沒，其中由宮古島民所乘的船隻漂到琅嶠東海岸的八瑤灣，六十六人登岸求

救，其中五十四人遭高士佛社及牡丹社民所害，餘十二人由保力庄主楊友旺

等人送往鳳山縣；同治十二年，又有日本中川小田縣民佐藤利八等四名，漂

到台灣卑南番地，亦被劫掠，為卑南土目陳安生救助，轉送回日本，這兩件

事均成為日後日本人派兵征台的藉口。同治13年，日本決定採取侵台舉

動，清廷政府為嚴防台灣沿海，特地派遣200名清軍駐守車城到枋察一帶的

地方。此外，清廷認為有開拓番界之必要，首先進行恒春番地之開發，其首

要的行政措施，就是設置「恒春縣」
35。

根據同治六年（ 1867 )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理 (General C.W.Le

Gendre)因美國商船舶羅妹號事件，隨艦隊前來枋察瑯嶠等地調查海難事

件，發覺此地居民約一干五百人，從事花生、米、蕃薯及耕種為業，並兼及

甘蔗和漁業；距瑯嶠不遠之一小鄉村（保力，Poliace) 內有從廣東省來之

客家人與生番雜居
36
。從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理的敘述中，可以發現保力在

34
，羅妹號事件促使J

同治夷務始末卷六十七。

35(桓春廳管轄的熟化番），收錄於台灣慣習研究會編輯，李榮南譯編《台灣慣習記
事》，卷2，建置，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2?

36J.W.Davidson :(臺灣之過去與現在 >，文裳本第一?七種，頁82?



這一時期聚落的型態，已逐漸有一些規模，他們從事的是農業拓墾的生活，

而且與地方耆老所敘述：與原住民關係非常友善，甚至於有通婚的情形，當

時的保力聚落就是客家人，移居恆春其他地區的第一站。

「案恒邑庄民，均係閩之漳、泉，?之潮（州）、嘉（應）等處渡海而

來；最久者，亦不過三、四世。開治以後，來者較多，土著則皆番民也」

。由以上引言可知，光緒20年恒春地區的漢人移民，大都是三、四代。第

一代移民移墾恆春已經是二、三十歲，到恒春之後再孕育第三代、第四代，

如果扣除第一代，「三、四世」粗估應為六十到九十年以前，換言之，在嘉

慶到道光年間，有許多客家籍的漢人移居到保力村。

從保力村的各姓氏家譜來探究可以發現：楊姓（從佳冬移居）、王姓

(從佳冬移居）、賴姓（從佳冬移居）、陳姓、黃姓、曾姓，傅姓、劉姓、

汪姓、房姓及宋姓等各個家族傳至今，已經有約二百年到一百五十年左右，

(一世代以三十年來計算）。

在楊氏的家族墓碑上的敘述是：

楊氏墓碑記

先祖：源居廣東嘉應州梅縣、堂號弘農為楊氏表徵，迨至十四世祖名曰

篤生率兩子桃瑞、梅瑞東瀛來台，初居屏東縣佳冬鄉宗親合群農耕立足建

祠，邇後宗親繁多經行協議各自分立創業，斯時先祖南下保力墾荒定居至今

約有二百餘年，而離佳冬以後宗祠訂定每年清明節前一天為追思祭祖日應邀

回祠參與祭祖會親迄未中斷。

再者，本房係從十五世桃瑞、梅瑞兩兄弟至保力開基墾荒拓土定居，稱

謂本房先祖大公每年亦由耕作香煙田者輪流祭拜會親，所傳各房子孫，安居

樂業、辛勤之作事業有成，均賴先祖庇祐，為使後代子孫體會倫理親情之維

繫。是故篤建楊氏宗祠乙座。不分彼此願吾各房世祖，十六世增忠、義忠以

37

屠繼善，（恆春縣誌》，卷7，戶口，頁129。

/界東文獻 15



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下之阿祖阿公阿?及其係屬先人得移供奉，使代代子孫之我來時路乃是先祖

篤生、桃瑞、梅瑞之直系所分，由此願吾楊氏同宗能以思源慎終追遠，延續

吾宗世代共銘永存。

公元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日建造謹記

楊氏家族遷居保力約有二百多年，就碑文上所敘述大致符合這一時期墾

拓的時間，再就保力村其他各大姓的族譜可以了解，保力村在這一時期的移

民拓墾大致已經完成。

(四）正式移民時期-同治十二年恆春設縣後

瑯嶠地區的大規模開發，肇於歐風東漸，海難頻傳，引起涉外事件，以

及外國列強的覬覦，才逼迫清廷改變治臺政策，導致於禁令才得解禁。光緒

元年以前，漢人在人口的壓力逼迫下，干冒禁令偷渡「番界」移墾瑯嶠，不

過大都屬於零星的拓墾活動，直到同治末年，清廷治臺政策才有了大幅度的

改變，以因應外界形勢的變遷。漢人前來瑯嶠招墾，已不再是偷偷摸摸了，

而且還受優渥的獎勵，並可攜家帶眷前來恆春進行拓墾活動。

同治12年，海防論者沈葆楨奉派來台負責駐守台灣、督辦防務，他審

視瑯嶠之後，奏請增設瑯嶠一縣，光緒元年朝廷設置為「恒春縣」。設縣之

後，沈葆楨旋即實施「開山撫番」及「移民實邊」兩大政策。

光緒4年正月所制訂的「酌擬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條」，該「善後

章程」是為實施已久的開山撫番政策，重新宣示其政策，主旨則在於保護

「番民」，而其撫番策略大多採用防堵、利誘，以及教化。另一個政策則是

「移民實邊」，可是礙於雍正初年以來的越界禁令，以致窒礙難行，於是沈

葆楨建議清廷解除禁令，並設招墾局，由營務處選派委員，前往汕頭、?

門、香港等處招工前來開墾，從事拓墾工作。並且訂定「招墾局章程綱

要」，招墾的條件一反以前禁令下偷渡的情形，招墾條件之優渥也屬空前未

有。「就?門、汕頭、香港三處，設招墾局，招募凡欲來臺開墾者，准以輪

船運載之」，其實只限於汕頭一個港口而已，以致應召而來者大多以潮州籍

的客家人居多。由於僅招到少數?人，其他諸多不便，未幾時轉變再自臺地



就近招募。
38

恒春知縣黃延昭建議將「招致外地農民」改由在台灣就近招募墾民，其

理由如下：「竊惟台灣開闢後山，原為防護洋務起見，查開拓於茲三年，生

番漸次受撫，招墾連年，終無戍效。今大軍分紮後山，糧糈無多，新米昂

貴，運輸甚難，是誠所慮。宜廣募農民，開拓荒土」
39
。「由臺地所招墾

民」，人民願意離鄉遠赴恆春拓墾者，視附近地區的人口壓力及交通狀況而

定。就如前所述，嘉慶以後，尤其是同治年間到光緒初年，屏東平原的人口

已趨飽和，生活較不易的地區或社會邊際人，就願意遠赴其他地區拓墾，而

枋察與恆春之間的交通、治安已經大獲改善，這就是屏東平原移民恒春地區

的動力。

『嗚呼忠義亭』中有一段記載：「（蕭光明）父斗南，勤勉襄助李光

(相當於日本中將級武官）撫番及開招恆春，累積自然財，而成地方名士」

40
。李光副將廣西省蒼梧縣的客家人，光緒初年駐紮在佳冬負責修築「大響

營」“以及開拓恆春等地。當年所謂的開拓恆春，就是招募墾丁前往當地拓

墾，李光就是透過蕭斗南在六堆的地緣關係，招募了不少六堆的客家人，其

中尤以佳冬及萬巒最多。墾拓恆春地區的政策只不過是延續，由汕頭招募潮

州府的客家人的政策而已，其主事者也大都是客家的將領，譬如羅大春、吳

光亮等；還有一原因是屏東平原的客家六堆地區，是距離恆春半島最近的客

家聚落。因此光緒初年的「由臺地所招墾民」，為何會有不少的六堆客家人

到恆春地區墾拓的因素了。

‘於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卷，頁176。
?
連橫，（台灣通史》，卷末，撫墾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頁308。
>
松崎仁三郎《鳴呼忠義亭 >(日文）， 台 北：盛文社，1935，鍾紹楨翻印，1989，頁
224。
1
同上頁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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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在恆春竹枝詞中敘述：「漫說恆春太寂寥，城中街市兩三條；居民盡是

他?客，一半漳泉一半潮」
《

，當時的「一半潮」應該是住在縣城的「客人

街」。這些地區又與半島內客家人主祀神的廟宇相配合，以下客家專祀的神

祉，更顯示專祀廟所在地就是客家聚落；「三山國王廟，在猴洞山北麓。北

向。就巖穴做殿一間。光緒五年，?籍民捐建。一在保力庄，前後兩間，亦

粵民建」
43，三山國王廟應是由客家人所創建；「五龍君王廟，在南門內客

人街。殿宇一間。光緒五年，?民建」44，該廟也是客家人創建：「祖師公

廟，在潭仔庄（墾丁里潭灣）。正殿一門，拱亭一座，距縣城南十二里。光

緒元年，潮州客民建」
45
。為潮州府客家人所建。從恆春縣誌的描述中，恆

春地區確實有不少六堆的客家人，只是後來福老化成為「福佬客」。

根據日治時期《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表》（昭和3年1926) 的記

載，恆春地區的河洛人就有17200人，佔79.93%;而客家人則為4400人，佔

20.18%。當年由汕頭招募而來拓墾者共計138名，其中大都拓墾滿州鄉地區

，由日治時期的調查可以說明，光緒年間恆春地區有為數不少的客家人，

與恆春縣誌所記載的「漫說恆春太寂寥，城中街市兩三條；居民盡是他鄉

客，一半漳泉一半潮」及許多的廟宇由客家人所建是相符合的。這一時期六

堆的客家人移墾恆春地區，根據田調所得資料大致上其分布區域是：車城以

東的四重溪、恒春台地的頭溝水到四溝水一帶，及墾丁半島的旭海、永靖等

地區。至於移墾至保力村的客家人，只有褒忠路的王姓家族，為何這一時期

移墾保力村的人數較少，就前一節所敘述保力村是恆春地區較早開墾的聚

落，甚至於可以推算到乾隆中葉，在經過漫長的開發過程中，保力村能開發

46

屠繼善，{恆春縣志 >，卷十四，藝文，頁249?
屠繼善，《恆春縣志》，卷十一，祠廟，頁224。

同上，頁224。

同上，頁224。

陳茂松：（恆春鎮誌》，卷5，社會志、頁5-52。

4;



或離水源較近的良田地區，早已經被先民所墾拓；根據保力村誌所敘述：各

姓氏由其現代子孫所繼承祖先田地所在可知，楊氏佔村西北近郊小門仔一

帶，張氏佔村北側中營田今福德宮附近，鄭氏佔村西崎仔腳今褒忠路下半段

一帶，古氏佔村東北方山腳田一帶，熊氏亦佔村東北靠山的山腳園部份，賴

氏佔村東南方「芒一」部份，後到的宋氏和曾氏，只有分別越過保力溪南，

一姓去佔虎頭山下靠東一帶，一姓去佔虎頭山下偏西部份了
47
。因此在同治

十二年恆春設縣前，保力聚落大致已經完成墾拓，以至於後期再移墾的六堆

客家人，只好選擇其他未大量開發的區域了。

三、關於三山國王

(一）「三山國王」的由來

三山國王的「三山」，根據考證其確實的位置是，廣東省揭陽縣河婆墟

的「明山」、「獨山」、「巾山」，這三座山在明朝、清朝，屬於潮州府所

轄行政區域內，故稱「潮州三山」。

「獨山」位於揭陽縣北兩百里處，「獨山」之右為「明山」，「明山」

連接梅州三十里處為「巾山」。在潮州府境內三山並列而立，是江南沿海神

靈之域。在民間信仰對象相當廣泛，包括天神、地祇、人鬼、物魅等四大

類，而地祇是指土地及山川河嶽，這些崇拜的對象在歷史的催化，多數以擬

人化的形象呈現，形成傳統宗教信仰豐富的風貌
48
，三山國王原先是自然信

仰轉換的神格，之後，加上居民的穿鑿附會，提升至人的神格化。

現存文獻中最早使用「三山國王」一詞，是元代任翰林國史院編修的江

西廬陵人劉希孟，並把三山國王傳說有系統的撰述。至順三年（1332) 他

在<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中記載：

張添金，《琅嶠客車城鄉保力村誌》，第二章，開拓篇，頁37。

謝宗榮，《台灣傳統宗教藝術》，（台中：星辰出版，2003)，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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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元統一四海，懷?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

司，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

國，弘庇於民，式克至於今日修。

潮於漢為揭陽郡，後以郡名而名邑焉。邑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

又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亂石激湍，東湖西惠，以一石為界。渡水為明山，

西接於梅川，川以為鎮。越二十里為巾山，地名淋（霖）田。三山鼎峙，其

英靈之所鐘，不生異人，則為明神，理固有之。

世傳當隋時，失其?子，以二月下旬五曰，，有神三人出於巾山之石

穴。自稱崑季，受命於天。分鎮三山，託靈於玉峰之界石，廟食於此地。有

古楓樹，降神之曰，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為異。鄉民陳其姓

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為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眾

尤異之，乃周爰咨謀，即巾山之麓，置祠安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

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為將軍。赫聲濯靈，日

以益著。人遂共尊為化王，以為界石之神。

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眾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

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谷以成。織婦耕男，忻忻珩珩。爰神之庇

庥，於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

宋藝祖開基，劉錶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於神。天果雷電以

風，張兵敗北，南海以太（平 ）。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睹金甲神人，

揮戈馳馬突陳（陣），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夕，有旗見於城上雲

中曰：潮州三山神。乃敕封明山為清化盛德報國王，巾山為助政明肅寧國

王，獨山為惠感（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曰明貺。敕本部增廣廟宇，

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大功於國亦尚矣。

革命之際，郡罹兵兇。而五六十年間，生聚教訓，農桑煙火，如後（不

已 ）。元時民實陰受神賜。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

時走集，莫敢遑寧。自筆跡於隋，顯雲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壬申，赫

赫若前日事。鳴呼盛矣。

古者祀六宗，望於山川，以捍大災，禦大患。今神之降靈，無方無體之



可耒，非神降於莘，石言於晉之所可同日語。又能助國愛民，以功作元祀，

則捍災禦患抑末矣。凡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非諂也。惟神之明，故能

鑑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孰謂神之為德，不可度思者乎。潮人之事神也，

社而稷之，一飯必祝。明山之鎮於梅者，有廟有碑。而巾山為神肇基之地，

祠宇巍巍。既足以揭虔安靈，而神之豐功盛烈，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實甚宜。

於是潮之士某，合辭徵文以為記。記者記宗功也。有國有家者，丕視功載，

錫命於神，固取其廣靈以報國。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儻雨暘時若，年谷

屢豐，則福吾民，所以寧吾國，而豐吾國也。

神之仁愛斯民者，豈小補哉？雖然愛克厥威，斯亦無所沮勸，必威顯於

民，禍福影響，於寇平仲表插竹之靈，於劉器之速聞鐘之報。彰善憚惡，人

有戒心，陽長陰消，氣運之泰。用勵相我國家，其道光明，則神之廟食于是

邦，使山為礪，與海同流，豈徒曰捍我一二邦以脩。

是年秋七月望，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經筵檢討廬陵劉希孟撰文，，亞

中大夫潮州路總管兼管?勸農事蠡吾王元恭篆蓋
49

。

根據劉希孟所描述，三山國王能成為神明的正統性，主要來自韓愈的祭

祀和宋代皇帝的冊封。雖然這些鄉野傳說在正史上並未紀錄，但是在劉希孟

這班士大夫心目中，地方性神明只有受過皇朝的封贈才合乎正統，這也反映

讀書人階層對地方上受到崇拜的神明的態度。

唐朝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韓愈上疏<論佛骨表>，皇帝怒其言不

祥，下眨為潮州刺使：任內韓愈關心民瘼，掃除弊政，延聘老師興學，在任

雖然只有八個月，卻深受潮州人所感念。而其施政中對於潮州最大的貢獻，

莫過於延聘教師興地方之學風，他延聘趙德為地方州學之師，又捐私俸進而

促成此事，從此以後，潮州地區文教事業得以穩定發展，人才濟濟登科者逐

漸增多，故潮州地區被譽稱為「海濱鄒魯」，而其首要功臣應推韓愈。韓愈

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刊於（永樂大典》，，第6函，第59冊，頁18-

19。

巧::sr屏東文獻 21



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被眨到潮州時，曾因鱷魚於江中擾亂過江的民眾，韓愈一篇文情並茂的<祭

鱷魚文>，就將鱷魚趕出潮州，是否如傳說般的神奇，其實真實與否並不重

要，當然其中的穿鑿附會，應該是當地的居民的移情作用。潮州地區因受洪

雨之害，因此韓文公有「昌黎刺潮，淫雨害稼，眾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

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谷以成。織婦耕男，忻忻珩珩。爰神

之庇庥，於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的祈求，當然

神明依附地方上感念的人，因而發揮神基以彰顯其法力，也應該是當地的居

民的移情作用。

劉希孟的廟記以後就成了潮州地區士大夫普遍接受，明清兩代多次重修

《潮州府志》和《揭陽縣志》，大多收錄或節錄該廟記。在潮、嘉、惠農村

地區，三山國王一般被當作社神或村神，幾乎每個村、社都有許多王爺的

「靈驗」故事，這些靈驗的故事中包括械鬥、盜匪竄犯時保護村社，或天

災、疫病時消災解難等。而這些故事真正滿足鄉民崇拜神明的心理需求，從

而使三山國王信仰具備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些民間傳說絕大多數未被文獻所

記載，但一代一代相傳下來，神明與故事隨著清代移民被帶到了台灣。

(二）三山國王的傳說

由自然信仰轉變成人格化的神，自然有其歷史的淵源。三山國王的大王

姓連名傑字清化；二王姓趙名軒字助政；三王姓喬名俊字惠威，三人生前德

威兼備、允文允武，正義浩氣薄雲參天
5°
。

大王的俗世誕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四四一年）農曆二月二

十五曰。

二王的俗世誕辰：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四四三年）農曆六月二

十五日。

三王的俗世誕辰：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四四四年）農曆九月

二十五曰。

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管理委員會，《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聖績史錄》，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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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成聖的日期是南朝梁大通三年（公元五三一年）農曆二月二十五

曰。

以下歷代顯靈及封號是依據：.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聖蹟史錄、佳冬?六

根三山國王廟所編印所輯。

根據潮州誌，隋朝潮州府一帶相傳，楊堅受困時昏花失措求救無門，朝

山跪拜向天乞命，發願「南北朝混亂生靈塗炭，若能統一太平必勤政愛

民。」數刻，果有盔身巨人騎馬馳騁於隋軍之前，引導直衝敵軍因而滅陳。

楊堅乃封三山神為三大將軍。

三山國王顯靈的事蹟在唐朝時有，唐太宗一次南下遊興，在潮州府境內

打獵竟遭匪寇追擊、太宗情急跪地發誓：「倘有人能救駕，即願以償」，言

畢回首一看，聳立三座高山堵住匪寇，是謂「三山救駕」，太宗感恩封為

「三山國王」。宋太宗興國四年，御駕親征討伐北流寇劉繼光，被困於太原

城下，在夜戰激烈時，出現三位金甲神人躍馬揮戈，嚇退眾賊；官兵順勢追

擊，終於大勝。劉繼光祈求降服，?旋之日，太宗詔詢救援壯士何人？於黃

昏時刻，有旌旗出現城上空中，上書寫有「潮州三山神保國佑民」。太宗乃

封三山神為「大王：威德報國王」、「二王：明肅寧國王」、「三王：弘應

豐國王」。宋末、流賊陳有連在潮州府叛亂，宋芮帝帶兵討伐，因出師不利

陣前揮下九十九名勇將，均告敗亡，軍隊撤退至一河邊，皇帝無法順利渡

河，在危急之際，對岸山嶺上直立三面旌旗，倏然之間，果然顯現一匹駿馬

帶皇帝安然渡過河。返朝後，皇帝詔示到三山?訪真相，告知：「巾山之三

山國王廟，在潮州府境內重大事故發生時，常有現旌旗救助之情。」皇帝判

定救駕有功勳，無疑是三山國王之神，乃出旨重修廟宇，並賜「救駕神靈」

四字。

宋太祖稱帝，劉鍉拒服，王師南討。潮州守備，王侍監乃祈求於三山國

王神前，忽風雨交加阻退劉銀之兵，而免潮州生靈遭歷兵劫也。

這些傳說故事隨先民渡海也傳進台灣，傳說故事在先民墾拓的過程中，

在各地方不斷地發生顯靈，就如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聖蹟史錄中所載：「本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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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奉祀三山國王已歷數百春秋，其間，神威顯赫，驅邪除癘，保境佑民，澤及

萬方，靈威遠播，俎豆馨香，百姓蒙庥，安和樂利」，又佳冬鄉六根三山國

王廟有十大聖蹟。在各地廟宇都有「靈驗」故事的支持，和大陸原鄉一樣

臺灣各個香火旺盛的三山國王廟，都流傳有許多神明「顯靈」傳說。由於移

民早期拓墾艱難，這些故事大多彰顯神明在幫助信眾戰勝天災、消除疫病，

或不同族群械鬥的勝利，進而協助地方安定、人民樂業等方面的功業。

四、保力三山國王廟的歷史

臺灣漢人社會因移居臺灣之時遭受很多限制，舉族遷移之機會不高，大

多以祖籍地為認同基礎而聚居。保力村先民移居恆春地區在前一章已經詳

述，惟三山國王開基保力村從何時開始？因史蹟不全，欲訪無人，故對於初

期創建與庄民互動關係之發展，多無考載，深以為憾。然從村民田野調?巡

訪中，或許可以拼湊出些許的歷史足跡。

保力村的三山國王廟最早出現在文獻，是在恆春縣志「三山國王廟，在

猴洞山北麓。北向。就巖穴作殿一間。光緒五年，?籍客民捐建。」一在保

力莊，前後兩間，亦?民建。祝文『恭維國王，山川之長，海嶽之英；鴻敷

德澤，駿掬聲靈。玆當吉日，潔我犧牲；陳詞薦酒，擊鼓吹笙。伏祈來格，

鑒此真誠；默佑人民，長樂昇平。既庶既富，讓畔讓耕，無兵革氣，有弦歌

聲。尚饗』
51。

民間信仰中，神明是否「靈驗」與其來歷有很大關係。臺灣的三山國王

廟都十分強調其與大陸原鄉的聯繫，根據地方耆老的口述：三山國王與先民

到保力村的時間幾乎是同時，而且是到原鄉一揭陽縣請回。在車城鄉誌與保

力村誌中，對於保安宮一三山國王廟的敘述幾乎相同：「保安宮位於本村褒

忠路38號，初建於清光緒初年，唯日據時期被強制拆除。台灣光復後，村

民再籌資重建，於民國43年重建竣工落成。但及今與其他新建浮華表相的

寺廟相較，更顯得本廟的寧靜幽雅，古色古香的韻味，許多民俗專家均肯定

51
屠繼善（1894)，《恆春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224。



其為應加保護的古蹟。」
52

在田調中發現保安宮的前後任管理人，曾經替廟宇寫過沿革等歷史重要

文書：

「保力村保安宮沿革

(一）本廟名稱：保安宮

(二）廟 址：屏東縣車城鄉保力村褒忠路38號

(三）本廟興建由來：本廟在未建之初主神，三山國王，由本村先民自

大陸廣東奉請來台，先時暫安香本村庄主家宅以神壇供奉受村民膜拜其後本

村民眾曾先後改建廟宇六次，迨癸已年再行重建甲午年開光鎮神入祀是為現

在廟容，迄今已立三十餘年歲月。

(四）本廟奉祀神祉：

甲正 祀：大王姓連諱清化

二王姓趙諱明政

大王姓喬諱惠威

乙副祀：五顯靈官大帝 天上聖母 福德正神

(五）本廟產權：本廟係由村民共同協力籌建而成，廟產自屬本村民眾

敕封威德報國王

敕封明肅寧國王

敕封弘應豐國王

所有。

(六）奉祀與祭典：平時由本村信徒自由茶水香果供奉，早晚香火不

絕，每年農曆二月廿五日主神聖誕舉行盛大祭典一次。

(七）信徒：本村信徒全係自大陸廣東移居來台之客籍宗族現在住戶在

六百五十戶左右均務農維生。

(八）本廟擴展計劃：本廟現有建坪及用地約有二七?坪，現有廟屋係

瓦頂石牆建築，似欠壯觀以擬訂擴展計劃，將擴大廟地至五百坪以上，神殿

改以鋼筋水泥飾以仿古殿堂式建築其費用概算約六百萬。

張添金（ 2001)，《琅嶠客車城鄉保力村誌》，屏縣車城保力社區協，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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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聚落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

(九）主神三山國王神基顯赫事略：王等生於隋朝曾協力護救文帝受封三

大將軍，然王等視人間一切榮華富貴究非久遠之福，遂封印留書退隱山林研

修正果。歿後顯靈救護恭帝於洛陽追封三大元帥，建元帥廟於華山之麓供膜

拜。宋時再顯靈救太宗於太原城下敕封：連國士清化鎮巾山一威德報國王

(即大王）趙國士助政鎮明山一為明肅寧國王（即二王）喬國士惠威鎮獨

山一為弘應豐國王（即三王）。

(十）附記：本廟外壁豎有乾隆皇帝親筆欽賜「廣東義民褒忠」碑乙座，

惟褒揚本村生民協助政府平亂有功事蹟之紀念，特附立本廟流芳萬世。

保安宮管理人楊添才敬具 J 、「保安宮沿革車城鄉保安宮建於清朝末年

主神三山國王爺，為忠義之神，曾經保佑鄉民協助政府抗匪立下大功，我六

堆義民信仰敬拜至為熱誠。從康熙六十年間朱一貴及雍正十一年林爽文等匪

之亂，幸得三山國王爺神明之保佑，致義民獲得平安，忠勇抗匪皆捷，當時

乾隆皇帝曾降旨賜「懷忠里」村落佳名並以御筆賞賜「褒忠」二字之匾額一

座銘刻玉板一塊懸掛於本宮?，以報答神恩也。平亂後吾鄉民部份由六堆地

區繼續遷居此地開疆拓土，並將原來六堆信奉敬拜之神像及石牌匾額，奉請

來此奉祀以析保佑墾民，並將六堆義民豐功偉績銘刻立牌豎立於廟側一角，

使子民永遠不忘祖德神恩。保安宮建於現址已達二百年以上，經過多次修

建，光復後從一次至第四次均辦理寺廟總登記，每逢農曆二月廿五日係三山

國王爺之聖誕千秋日，全村民共同舉行祭拜析求國泰民安，五穀豐收，風調

雨順，為本村村民信仰中心及精神寄託。現在本宮以破舊，村民乃有重建之

議，惟本宮土地所有權人名義，以本宮主神之名，三山國王誤為三仙國王

爺、三仙國王爺會，三仙國王爺會之名稱登記。

保安宮管理人：古光富 車城鄉保力村下城路15路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四月 j



瞧
m

圖一保力村保安宮⋯祭祀三山國王 圖二保安宮旁的褒忠碑

I!
圖三保安宮?的棟對"-I 圖四保安宮?的棟對⋯2

台灣寺廟建立的歷史可分為三個時期的發展：一是拓墾初期的無廟時

期，僅奉香火於田寮或居屋。第二是庄社構成期，此時庄社基礎初奠，土地

祠之普設為主。第三是庄社發展時期，此時街市形成，富財者鳩資興建寺

廟，以文昌祠、齋堂、職業神寺廟以及鄉土神（即祖籍神）為其特色。
53
早

期先民拓墾時所攜帶原鄉神明，一開始只有供奉在住家或草寮中，朝夕祭

拜'，隨著村落的不斷發展擴大，由地方人士集資興建小廟來祭祀，爾後經不

斷修建或重建，始有今日之規模。在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聖蹟史錄，敘述三山

國王的入臺提及：「許黃二人借得一空地，把三國王金身安頓在草茅蓋建的

小屋內，每日定時燒香膜拜。當時•

廟在未建之初主神三山國王，由本村先民自大陸廣東奉請來台，先時暫安香

本村庄主家宅以神壇供奉，受村民膜拜，其後本村民眾曾先後改建廟宇六

。及保安宮沿革中亦敘述：「本

次」。

割枝萬，〈清代台灣之寺廟（一）>， <台灣文獻》，第四期，頁：1?1~1?2
九塊厝三山國玉廟管理委員會，（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聖績史錄》，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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